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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共「十九屆六中全會」會前觀察 
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兼副主任童涵浦主稿 

 

 習近平為延續其領導權威以培養接班人及比肩毛鄧的政治高度，

「六中全會」通過新的歷史決議的可能性相當高。 

 「第三次分配」與「共同富裕」等主張，會否在「六中全會」進一

步闡釋，值予關注。 

 

（一）前言 

  從目前公開的訊息來看，中共「十九屆六中全會」有幾點值得關

注的重點： 

對中共政治而言，即使從習近平 2012 年上臺以來已經不斷打破

過去觀察家對於中共政治運作邏輯的看法，其中有些改變是否真的如

此革命性，容或存在詮釋與辯論的空間，但明年習近平的去留則將正

式為過去一段時間的論辯一錘定音。若習近平續留總書記，軍委主席

或是國家主席，這便明確打破過去江澤民與胡錦濤十年兩任的作法。

即使習近平離任，但他也有可能以某種形式（如恢復主席制）來繼續掌

握權力。這兩種發展都意味著中共政治將邁入一個新的階段。鄧小平

時代留下來的政治遺產，如集體領導與任期限制都將壽終正寢。鄧小

平試圖解決的繼承問題也將重新出現。 

問題的關鍵在於，習近平目前集中權力於一人的模式，雖然使政

策推動的效率與力道得到極大的提升，能夠「集中力量辦大事」，但

將整個政權的運作繫於一人將帶來幾個問題。首先，接班梯隊的設計

與運作將無以為繼，因為無人能對何時接班形成合理的預期。過去如

習近平自身在 2007年 17大之後便進入政治局常委會，擔任國家副主

席。但現今在習近平的第 2任即將結束之際，政治局常委中幾無一人

在年紀上可以被視為接班人。若習近平如多數人所預期的那樣繼續掌

權，中共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將面臨一個全新的政治賽局，無法得知自

己接班的可能性與時間表。其次，繼承人的個人政治魅力與資本是否

能與習近平相捋？若差距甚大，此人能否服眾？中共的政治精英群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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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能夠同意這樣的權力安排？從政治學對於威權體制長期發展的

研究來看，個人式的威權將為獨裁政體帶來更多的不穩定。其中的關

鍵正是在於，當強人不再，繼承者將無力維護前者留下來的政治框

架，而其他精英在權力真空下對繼承者的鬥爭，將使政權陷入內鬥而

無力發展。 

 

（二）「六中全會」的會前觀察 

從目前公開的訊息來研判，「六中全會」將延續強化的習近平大

權獨攬政治發展方向，一個是持續強化黨建，另一個則是再度確立習

近平的領導地位。具體而言，「六中全會」將總結中共建黨的「百年

成就」。確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領導角色一直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

重要方式。2020 年 9 月 1 日，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

陪同下，在中共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發表的談話中，還特別強

調了幹部對黨必須表示「敬畏」。其次，與此相關的是，更有傳言指

出，「六中全會」可能通過第三項「歷史決議」。 

在中共的黨史中，之前曾有兩份被尊為「歷史決議」的文件。第

1份是 1945年，在毛澤東主導下通過的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」。

第 2份則是在 1981年，由鄧小平通過的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

史問題的決議」。這兩份文件對於確立毛與鄧在黨內的權威都起了很

大的作用。因此，若習近平在「六中全會」也通過一份新的「歷史決

議」，這相當於將自己放置在與毛與鄧相同的政治高度之上。同時，

由於前 2份歷史決議都有撥亂反正的意圖，習近平現下雖無推翻過去

改革開放成就的必要，但衡諸目前中共內外情勢，中共政權確實站在

一個歷史的拐點之上。不論是外交上從「韜光養晦」到現在的「奮發

有為」。還是內政上的「從嚴治黨」，習近平確實存在著重新界定中共

史觀的意圖。 

更重要的是，依照本文的觀點，習近平從 2012 年以來的集權，

即使擺脫了之前九龍治水，派系之前相互掣肘的政治結構，卻也觸發

了威權體制中最為脆弱的阿基里斯腱：領導人繼承問題。要解決此一

問題，首先，習近平需要持續延續其領導權威以培養他滿意的接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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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但更為關鍵的是，不論習近平在其健康無虞的情況下能持續執政

多久，他始終需要交班，並且為之後的中共繼承立下新的規則。在中

共完全無意推動民主化（甚至黨內民主）的前提下，此一規劃只有當習

近平能夠達到毛與鄧的政治高度後才能成功。從上述兩點來看，習「六

中全會」上通過新的歷史決議的可能性相當高。 

 

（三）結論 

除了政治層面的議題之外，另一個「六中全會」十分值得關注的

焦點則是近來中共所提出的「第三次分配」與「共同富裕」等主張，

會否在「六中全會」得到進一步的闡釋。事實上，雖然這是偏向社會

經濟的政策，但此一政策方向卻與習近平上臺後的政治邏輯若合符

節。從早先的反腐運動，扶貧攻堅，再到目前的共同富裕，習對中共

政權正當性的思考一直是如何透過抑制精英的權力來從群眾中得到

更多的支持。這與改革開放以來重成長輕分配的政策風格迥異其趣。

如果說改革開放時代的政治穩定，得益於政治精英對於權力於資源分

享的共識，習近平所開啟的時代則是以平等與反腐之名來抑制菁英發

展，並從一般民眾獲取正當性為主軸，即使這也同時意味著更為緊縮

的社會控制與諸多自由權利的喪失。 

最後，「六中全會」的發展也與未來的美中關係息息相關。即使

美中間的衝突很大比例來自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增長，但之前的和睦

也同時得力於鄧小平設計的集體領導，讓美國與西方的政治菁英對中

共的政治穩定以及對改革開放的承諾抱持著相當的信心。在 2012 年

習近平上臺並且逐步擴權，打破集體領導的政治格局後，西方政治精

英很快意識到中國大陸的轉變，並且在集權的趨勢下，他們也逐漸失

去對習近平的信任。因此，若「六中全會」果如論者所料，成為習近

平第三任任期的最後一哩路，之後的美中關係難有樂觀的發展。 

 


